
唐文標數位資料館發表會、主題展覽暨座談會 

「他永遠年輕：唐文標與他的文學理想」座談會 

 

主持人陳建忠所長： 

  各位來賓，我想今天這個座談會也算是機會難得，在最早 2010 年的捐贈儀

式裡面，我們也有一個座談，那時候的座談，場次比較多，邀請很多唐文標教授

的朋友，還有一些學者來討論唐文標教授的關懷。今天時空又不一樣了，有一些

我們原本也很想要再找來的朋友，不過可能不是很湊巧，所以沒有辦法都來。然

而，我們今天還是很榮幸地請到陳萬益教授，還有向陽教授來談他們對唐文標先

生的文學理想的一些理解。 

 

  我想這個時間很寶貴，我們大概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但是希望能夠讓在場

的朋友們，能夠對唐文標教授的文學理想有一些比較基本的理解。我自己手邊所

有的唐文標教授的著作都帶著（向聽眾展示）。我想我出生的時候，可能是唐文

標先生正在台灣的文壇開始發光發熱的時候，所以那個時候，我當然沒有榮幸可

以趕上那個時代。唐文標先生有一篇 1970 年代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就叫做—

〈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事實上那一篇是他在談台灣的一些傳統詩，

跟現代詩的一個問題，也是他在現代詩批判一個很重要的文章。所以，他基本上

是非常重視所謂的文學它跟什麼時代有關、在什麼地方寫、為什麼人而寫這樣的

問題。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有自覺，而且也非常身體力行的一個作者。他的一些著

作，後來對於我自己在讀書的時候，回過頭了解那個時代，我想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從舊書攤裡面一本一本找回來，當然，還有包括邱老師

送給我的這個張愛玲的大全集。 

 

  陳萬益教授是過去台文所的所長，我們剛剛提到他指導了羅永莊老師的那一

本碩士論文，算是台灣首度唐文標研究的專著。陳老師也走過那樣的一個時代，

對從戰後以來，然後 1970 年代知識分子更加地關切這個社會的現實，也有更多

的文學理念上這樣的一些新變化，我想他有很多親身的觀察，也有研究上的一些

體驗。我們是不是先請陳萬益老師來談談他對唐文標文學理想的一些理解，老師

請。    

 

與談人陳萬益教授： 

  邱老師、兩位前館長、今天主辦的館長、與會來賓，2010 年的時候在這裡

舉辦邱老師捐贈唐文標文物的大型的一個典藏的一個紀念會，在這個紀念會上，

剛剛陳老師也提到，當時跟唐文標同輩的一群朋友都出席了，黃春明、尉天驄等

等……，同一輩的文友都出席。今天我們知道尉老師、黃春明都已經相當的年紀，

甚至於身染重病，不能出席這樣的一個場合。不過，如果他們在這裡的話，他們



一樣地會繼續燃燒他們的熱情。這是尉老師所出版的《回首我們的時代》，這個

時代，距離現在其實也並不很遙遠，只不過三十年、四十年前而已，但是這個時

代的前輩的文友已經休息了！那麼，因為他們不能出席，我不是屬於他們的時

代，但是我經歷過他們走過來的時代，容許我以一個受教的學生的身分，來談一

談我身經這一段這個時代的一個感受。 

 

  我其實是一九六○年代，在高中的時候閱讀《文星雜誌》，在高中的時代，

李敖是我的明星偶像，余光中是我親炙現代詩所崇拜的詩人。我進入大學是 1965

年，那麼在大學的階段，我們現在回過頭來了解唐文標的生平的人大概都知道，

大概在那個階段的時候，其實在台灣沒有幾個人認得，現在幾乎可以說是喜歡文

學的人都猛啃、猛 K 的張愛玲。1965 年進台大中文系的時候，那時候我才開始

接觸到那時候以台大外文系所代表、所創辦的這個雜誌，從《文學雜誌》到《現

代文學》是那個時候的文藝青年，像這樣的文藝青年所閱讀的文學雜誌。也因為

接觸《文學雜誌》跟《現代文學》，所以《文學雜誌》所刊載的夏志清討論張愛

玲小說的篇章，引起了那個時候的文學青年的開始閱讀，那麼……由此展開了到

了 1968 年的時候，《皇冠》雜誌才正式出刊的第一本的張愛玲的短篇小說集，可

是在 1965 年我進台大中文系的時候，所接觸到、閱讀到的《文學雜誌》刊載的

篇章讓我走上了舊書攤。所以，那個階段我們所開始接觸的張愛玲，跟我們現在

大家閱讀的張愛玲，是有相當的落差的。 

 

  前不久才出刊的一本，在台南出刊的《藏書之愛》，這個雜誌介紹現在二手

書書店裡面的各種難得見到的書籍。這期創刊號把張愛玲的各種版本都秀了出

來，我在閱讀這個雜誌的時候，就看到其實她還沒有我當年牯嶺街舊書攤，到處

尋尋覓覓張愛玲的那樣子的一個階段，所看到的這個藏書，不要說《赤地之戀》

這個版本，現在據說可以賣個幾千塊在這個網路裡面，我看到的藏書裡面有一

本，在當時我尋尋覓覓，到現在還找不到，可能還沒有人知道有這樣的一本書。

這書作者叫做林淑華，書名叫《傾國之戀》。《傾國之戀》其實這樣的張愛玲的短

篇小說集《傳奇》的盜印版，我不曉得是不是孤本。我這樣秀出來這一本書的意

思，其實，是想告訴大家在一九六○年代，我的大學生活，就是文學青年時期，

所尋尋覓覓的是張愛玲。張愛玲進入了那個時候，台灣的文學青年的視野裡面。

我剛才提到李敖、余光中，《文星叢刊》所帶領出來的這個文學的品味、文學的

價值，所展示出來的，對文學青年的吸引的那樣子的一個世界。 

 

    到了一九七○年代，完全不一樣了！這個就是唐文標以及他們的世代，《文

學季刊》的這一群前輩作家們，所開展出來的台灣文學的新的起源。這個也是我

們在這裡聚集，來緬懷而且期望承繼下來的文學的價值、文學的熱忱。一九七○

年代，大家都知道台灣退出了聯合國，說不好聽一點，是被趕出了聯合國。台灣

引發了由北美開始引發的，所謂的釣魚台事件，台灣的大學青年第一次自發地集



結的上街頭。一九七○年代正是我上研究所的那個年代，唐文標他的視野：以一

個在北美，對於台灣現實有更多的理解，對台灣跟中國之間的一些關係，也因為

釣魚台事件，與朋友們有更多直接接觸，提供他左翼的，更加的不同的這個思維。

他回到台灣來，以一個數學系的客座教授身分，他參與了整個一九七○年代台灣

回歸現實，從文學史來看，那個階段叫做「鄉土文學運動」。 

 

    這個運動從 1973 年的現代詩的批判，從關傑明、唐文標甚至於被嚴肅稱呼

為所謂的「唐文標事件」的現代詩的一個批判運動，以至於到 1976、1977 的鄉

土文學論戰，這個論戰裡面，余光中拋出了「狼來了！」，把我們現在所謂的唐

文標、黃春明、陳映真這些人扣上「工農兵文學」的這種高帽子。我在 1977 年，

鄉土文學論戰那一年，最顛峰的那一年，從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到了淡江大學任

教。在座我看到的王津平老師，淡江大學正是所謂的台灣民歌，這些熱血青年朋

友所帶動起來的，一個時代的很不一樣的民歌的希望，這個時代也正是跟整個鄉

土文學起草是緊密扣連的。 

 

  我到了淡江，夏天到了淡江的時候，就聽聞李雙澤不幸於淡海，為了救人，

自己溺斃。之後，緊接著我參與了當時楊祖珺，她所主持的在榮星花園的青草地，

為雛妓募款的慈善的演唱會。在那樣的氛圍底下，我在淡江大學跟著李元貞、跟

著王津平、跟著當時的很多的熱血的青年，吸收了那個時代的養分。我 1979 年

到了清華大學，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種美輪美奐的這個學習資源中心，大家可以

看到，清華大學在各種的圖書服務的資訊，是全台灣不敢說是最好的，但是絕對

是服務是第一流的這樣的一個大學，大概你很難想像，1979 年的時候清華大學

是怎麼個樣貌。 

 

    坦白說，我到了清華大學的時候，非常非常的失望，那時候整個的清華大學

圖書館夠找得到的文學的雜誌跟文學的圖書都屈指可數，因為，甚至於在 1979

年之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清華大學的教授、資深的教授對外講：「我們是個理

工大學」，那你可以想像，文科在這樣的學校要開展、要深耕是很不容易的。但

是，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的發展，它提供了很不一樣的，可以讓文學在這裡發

展，甚至於結出異樣果實的美好的一個校園。這個校園在 1980 年我曾經邀請一

些朋友在這裡，舉辦了以「青年文學家」為主的兩場叫做「週末文學對談」，這

兩場裡面，有一場是現代詩，一場是現代小說。現代小說邀請來的這個作家，正

是年輕美好的那個時代，創作最旺盛的年齡，包括宋澤萊、包括李昂、包括吳念

真、包括已經過世的洪醒夫，位在清華大學在週末的時候的夜談，帶給這塊土地，

關心文學的青年，非常非常的溫暖跟理想跟他們的文學的夢。   

  

    在 1990 年代，1980 年代後期這解嚴以後，在我所任教的中文系開始改變，

開始來從事台灣文學的教學跟研究。大家很難想像，在這塊土地上，經解嚴以後，



中文系的老師開始在講台灣文學的時候，我們所遭遇到的，竟然跟二十幾年前唐

文標、陳映真、黃春明他們一樣，所遭遇到的是更多的台獨的高帽。清華大學在

台灣，首先走出了這第一步，我們在清華大學的台北辦事處金華街的月涵堂，開

始舉辦台灣文學研討會。這個研討會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那種對於文學的熱

忱、參與，促成了我們在清華大學在 1994 年的時候，舉辦了第一次的由官方文

建會提供經費、清華大學主辦的「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國際學術會議。因為有

這樣的國際學術會議，才奠定了後來的台灣文學所的持續發展，跟這個系所的一

個建立。 

 

  那麼，我們現在清華大學，能夠有這麼優越的條件的硬體的學習資源中心，

我們也得到了更多的前輩，以及前輩家屬對清華大學的信任，包括葉榮鐘、邱守

榕教授提供的唐文標，當然還有我所知道後續更多的前輩的文物，會提供給清華

大學。那麼，清華大學做為我自己所經歷過的這樣的一個世代，那個世代可能已

經回不去了，但是那個世代的一些文友，那一個世代的青年的熱忱、理想也因為

有這樣圖書館的這個典藏，有研究者的更多的努力整理，以及讓有心人到這裡來

直接看到、甚至於親自看到前輩作家的一筆一劃，所寫下來的他們對於這塊土

地、對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一些感想、感動，這個正是一個大學最美好的

能夠傳承，雖然已經過去的，但是它繼續燃燒的這個熱情。 

 

    一九七○年代當然只是歷史上的一個階段，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階段，如果沒

有這個階段的這些青年、這些熱忱的傳承，我們不敢說現在會是怎麼樣的一個面

貌。但是，當這一切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它成為在圖書館裏面，傳承的典範，他

的熱情是一樣燃燒的，我們希望藉著這一個典藏、藉著這個數位化，能夠傳播讓

更多人能看到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那個時代的青年跟熱血，他們的文學的感動，

希望這個只是一個更美好的開始，謝謝。            

 

主持人陳建忠所長： 

    陳教授剛剛所談的其實有個重點，就是說他在 1960 年代末期讀大學的時

候，其實受到的影響比較多還是余光中、張愛玲那一類作品的影響，在 1970 年

代就進入另外一個階段，他受到的其實是另外一種影響，那種影響應該就是來自

於唐文標先生，還有他的世代所提倡的這樣一個更重視自己的努力、更重視現實

的這樣的，姑且可以說是比較有現實的關懷這樣的一種文藝的觀念，這樣的思潮

大概也影響了 1970 年代以後，包括陳教授在內的年輕的知識份子。 

 

    陳教授剛剛的一個重點應該在這裡，就是說唐文標教授在當年所談的一些理

念，其實也改變了一個時代的看法。這樣的影響，過去我自己也看了很多資料，

不過聽老師這樣一說，是一個更親身的見證，也更可以看到唐文標先生在那個時

候，對那個時代的人所產生的影響。接下來我要請向陽老師談話之前，想先謝謝



他，因為今天據說是台北教育大學的校慶，他「拋棄」了參加校慶的機會。向陽

老師現在也是台北教育大學圖書館的館長，他等於是接受我們的邀請撥空前來。

向陽老師是台灣很重要的詩人，這個大家當相當熟悉，但是同時他也是一個非常

著名的編輯、一個文化人，在這方面他跟唐文標先生不管在詩、在編輯上都有很

深的交集，所以我想今天請他來談也有一些很切身的觀察還有體會，讓我們歡迎

他，謝謝。 

 

與談人向陽老師： 

    謝謝建忠所長，館長、邱教授，還有唐狷，他不是另外一個唐捐。非常高興

有機會，也有榮幸來參與唐文標先生他的數位典藏。這是昨天晚上凌晨兩點的時

候做的，上面就直接用了貴館、貴所的典藏。 

 

  我想我談一下我跟唐文標的一些淵源。我比萬益兄少了大概八歲，他剛提到

的時間，跟我有部分的重疊。我是 1973 年讀大學，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

畢業，1979 年退伍就進入了自立晚報。我稱唐文標教授為唐大俠，照道理不應

該是我稱呼的，因為他多我大概一輩左右，他算是我前前代的作家，他跟黃春明

他們是一樣的。可是因為我出道比較早，我大概大學二年級就開始發表作品了，

所以當唐文標先生他回到台灣的時候，那就有機會見面。後來我又在 1979 年跟

南部的幾個朋友創辦了《陽光小集》，接著 1981 年又進入了《自立晚報》，那是

當時台灣的反對報紙，但是其實是個小報、一個邊緣的小報，我編日刊，就這樣

子重重的因緣之下，我有幸跟他認識。 

 

    1976 年是我高中三年級的時候，當時唐文標回到台灣來，在台大數學系，

這一年六月，《中外文學》創刊，唐文標也因為這樣在《中外文學》用史君美發

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論，討論台灣現代詩的問題。這個階段的關傑明，他當時

在新加坡，他是一個英文系的教授，是廣東人，因為看了洛夫他們編的台灣詩人

的選集，他發現這些詩人怎麼寫得都不像中國人，那時候就叫中國人，中國人寫

的作品，反而像二流、三流、四流的外國詩人寫的爛作品，所以他發表了兩篇，

唐文標是繼他之後發表。我們在談台灣的新詩或者現代詩的歷史的時候，有時候

會用「關唐事件」，就是關傑明、唐文標事件，那有時候、更多的時候是直接用

「唐文標事件」。 

 

    用「唐文標事件」的原因是 1973 年，這一年唐文標開始使用他的本名，其

實這也是他的筆名，開始使用唐文標這個名字，直接地抨擊了當時的現代詩，他

針對的對象包括周夢蝶、包括了洛夫，也包括了楊牧。他用了氣體、液體、固體

三態來討論這些現代詩人的作品，那其中有剛剛建忠老師所提到的〈什麼時代什

麼地方什麼人〉、〈詩的沒落〉、〈有僵斃的現代詩〉，後來收錄在他的這個選集《天

國不是我們的》，所以顏元叔把它稱為「唐文標事件」。我在這一個階段已經進入



大學，而且喜歡詩，後來也主持了「華岡詩社」，就是我們年輕的孩子，我們會

討論這個事情，我想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唐文標發揮了他的影響力，這一個

影響力主要是跟他當時跟《龍族》的關係，這等一下會提到。 

 

    1973 年這一本書，是我自己昨天掃描的，我昨天晚上在翻的時候，就想到

了那時候我才十八、九歲，1973 年我十八歲讀這一本書，那裡面還有我自己做

的一些筆記，我看到他其中的序叫做〈日之夕矣－獻給年輕朋友的自我批評〉。

目的有兩個，一個部分是他期望年輕的朋友：「未來的世界是你們的，你們要跟

我這一代不一樣，要走你們自己的路來」；第二個是自我批評，這個自我批評呢

是他客氣的講法，他這樣說，他說：「在我們那個時代，喊『狼來了』原是一聲

流行的文壇口頭禪，是的，狼，虛無的狼、巫毒的狼被隔離、被閹割、被自我發

現、被存在主義的狼，以至於悲劇意識、死亡趨向、命運、荒謬、苦悶、人性、

失落、困惑、恐懼、慾望、神、神經病，那都是生病，潛意識、超現實、藝術至

上、焦慮不安、人的挫敗或……，唉……各式各樣的狼，五花八門的狼，披上美

國大衣的狼，唉……都是狼，我們就是這樣喊者狼……」看到這段就想到，那個

時候剛回台灣，在大學教書的數學教授唐文標，這是非常好的評論的寫法，很聳

動、動人。這篇序最後還有一段談電影，其實談兩個電影，最後一段是談《路》

這部電影，但他用路再出發來總結，他強調什麼，他強調他非常後悔自己曾經幫

過狼，強調他更多思考，是要去思考什麼呢？究竟他以前喜歡的那些狼，是不是

跟他的生活和社會有關？他後面提到他還要批評下去，在他無力以前，在他沒有

力量之前，他仍然希望榨完他自己最後的精力。這一段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感動

我，我覺得我看到一個我那個時候，所看到的上一代，不一樣的上一代。 

 

我們那個年代，就誠如剛剛陳老師、陳教授所說的，是思想被封閉的那個年

代，言論被控制的年代，要讀 1930 年代的小說，或者讀魯迅必須要偷偷摸摸的。

我記得我大學時候都是靠香港僑生，從香港帶各種 1930 年代的書進來，進來的

時候封面要撕掉，把它的封面弄成「國父思想」，後面包的是魯迅的自傳，就這

樣帶進來。帶進來之後，我們要影印，那時候沒有像現在這麼多的影印店，要拿

到書店，要拿到書店然後交代它半夜十二點它才印，白天它不能印，印完了我們

第二天再去拿，就用這種方式。所以那個年代能夠看到像唐文標這樣，大剌剌地、

直接地、直率地告訴我們要拋棄那些狼，要放棄那些狼，所以感動。作為評論家，

唐文標他曾經自己稱他自己是「第一雜家」，果然也是哦！他談詩也談電影，談

論戲劇而且還出了一本他的戲劇詩，他也評張愛玲、批評金庸，批評金庸的部分

一般人比較不曉得，等一下我們會談到。他的興趣非常廣泛，他知識也非常廣博，

可是在我來看他的主張跟他的觀點是一致的，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左派，他是一

個徹徹底底的雜家，砸你的家，用石頭來砸你的家。 

 

他反對沒有味道的藝術，什麼叫沒有味的藝術，就是沒有人的味道，他反對



這樣的藝術。他主張作家包括學者、知識分子都應該努力參與社會工作，保持對

人的一個觀察。他也主張要戳穿現實的瘡疤，把陳年的惡毒揭露，要走向永不妥

協的改革，這也是在他剛我們談那個路的那裡提到，他說他是反對走美國的路，

而我讀大學的那個年代，包括萬益兄讀的那個年代，台灣的口頭禪就是「來來來，

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台灣的文化就是美國的文化，就是資本主義式的文

化，可是它一方面又是一個封建型的、獨裁的制度跟社會，所以年輕人苦悶，通

過了唐文標得到了一些抒發。所以他的論述，其實在 1970 年代是異端，即使到

1980 年都還不被接受。 

 

但是很弔詭的，我這邊用括弧，你想想看 1973 年他提的「狼來了」。剛剛我

念給大家聽的，你能想像嗎？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余光中就用這一個

來指責唐文標，而且是百分之百的說他就是狼來了，是工農兵的，是延續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上的講話，強調工農兵文藝的這一批人都是狼，這個是很弔詭

的。余光中當時在寫的時候，大概也受到了 1972、73 年到 74 年這個階段，唐文

標對他們的指責，所以他提到了狼來了這三個字。 

 

接著，我才能談一下唐文標先生他對台灣詩壇，乃至於台灣文化的影響。在

這旁邊有一個他的日記，這一個日記，就寫給我們在座的他的公子－唐狷，這

個日記是寫給你的。這裡頭前頭他要談怎麼站起的一天，寫他看他的兒子還在學

爬、學走路，然後爬到他的肚子上，爬、爬、爬、爬忽然間自己想站起來，果然

到最後，果然，好幾次的一個過程就站起來了。這篇文章後來因為是我邀稿，我

邀《作家日記三六五》，後來在爾雅的《人生船－作家日記三百六十六篇》裡

頭可以看得到，圖書館有，各位可以去找來看，這是原稿。 

 

唐文標對台灣詩壇的影響在哪裡呢？他的文論、批判主要是 1950、1960 年

代的詩人，他認為這一群詩人他們都是在做腐爛的藝術至上的理論，他們是腐爛

的，是沒有希望的，他逐一點名這些詩人，包括我剛提到的幾位，逃避了現實，

認為這一群詩人都是個人的、非作用的、思想的、文字的、抒情的，他們的問題

就在這還有六大逃避的傾向，比如說逃避思想、逃避現實、逃避這種集體，所以

他們基本上他認為這一些詩人應該怎麼樣呢？要站到旁邊去，要把路讓出來，不

要再阻攔青年一代的山、水、跟陽光，這就是他的基調。而我剛也提到，在我那

個階段的年輕詩人，就受他的思想的影響，他的文論在我來看，不僅是掀起了詩

壇的風暴，也使得像我這個年紀的年輕的詩人的詩觀產生變化，這個變化在哪

裡？我們從「龍族」來看，我們檢視台灣的新詩的這個思想……思潮史，你可以

看到唐文標先生他的思想，其實落實在戰後世代詩人所成立的最主要的五大詩

社。其實也不能叫五大，要叫五小，都是小朋友，都是大學生到剛畢業不久的研

究生，《龍族》是第一個，他跟高信疆先生，這剛我們看到他跟高信疆先生的合

照，《龍族》、《大地》、《主流》，這是 1970 年代初期，就是唐文標出現的那個階



段的三個大學詩刊。接著，在中期有《草根詩刊》，這是羅青創辦的《草根詩刊》，

到晚期 1979 年，就是我跟幾個朋友合辦的《陽光小集》。 

 

這五個詩刊在台灣 1970 年代的現代詩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超現實

主義、現代主義的這種潮流之所以會被推倒，或是說被推到一邊，然後湧現出新

的、寫實的、本土的這種新詩的風潮，是因為這五個詩社推波助瀾的結果，但是

推動他們的思維來自「唐文標事件」。所以我曾經在寫一篇論文，其實這論文也

很早就寫了，在 1985 年就寫了，這樣算一算都很恐怖，1985 年這是我的第一篇

學術論文，可是那個時候，我還在《自立晚報》編副刊，我怎麼寫那個學術論文？

就找中文系的學術論文來看他們的格式照抄，然後要怎麼下註腳就跟著下，就寫

了第一篇的叫做〈1970 年代台灣新詩風潮詩論〉。我在哪裡頭提到我們這一代的

主張，跟上一代的主張有什麼差別呢？上一代的主張是要求「世界性」、要「超

現實性」、要「獨創性」、要「純粹性」，這是創世紀的主張。可是對我們這一代，

我們要的是什麼？「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開放性」、「世俗性」，這

個是受到唐文標先生的影響，所以我說這就是唐文標的思想，對台灣新詩發展起

落的關鍵性的作用跟影響。 

 

接著，我談一下唐文標跟我個人的一些因緣。各位看這就是《陽光小集》，

我昨天在掃描的時候注意到，很底下，不知道要怎麼去按它，沒有關係，在贊助

同仁一、二、三、四，第四位就是唐文標，第三位是林文欽。接著我們後來還有

柏楊、還有鍾肇政，還有一大堆，他們都贊助了這個《陽光小集》，他為什麼贊

助呢？他覺得我們年輕朋友很可愛，傻不隆咚的，然後要辦詩刊，然後妄想要把

上一代，把《創世紀》、《藍星》推倒，他覺得很可愛，他跟我們說：「繼續繼續，

我支持你。」我也跟他約好，有一封信上他有提到，他已經沒有寫詩，如果我有

興趣的話，他寫過的那個過去的、以前發表過的詩《陽光小集》也可以拿去用，

後來我們畢竟還是沒有。因為我們希望他寫新的，後來他都沒有在寫詩了。那這

位引發現代詩論戰的大俠，他們給我們的關心是很實際的，他給我們錢贊助我們

的刊物，可是他也給我們精神上的鼓勵，他告訴我們這一條路應該要走下去。 

 

另外一個是對《自立晚報》，我是在對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發生，然後再

過兩年 1981 年進入自立晚報，他當時也很鼓勵《自立晚報》。有時候寫信跟我說：

「你編的《自立晚報》還不錯，其實不太好啦！繼續加油，繼續加油！我有機會、

有時間會支持你」意思是如此。他對現代詩，對前行的現代詩人有什麼樣的批判，

對新生代當時的年輕詩人是那樣的期待，他對現實主義，特別是社會的現實主義

這種闡揚，包括他在外界尤其在當時像洛夫、余光中談到他都很生氣，都咬牙切

齒，說：「這是狂人、狂人！」，他有他的狂狷、有他的狂妄的部分；可是他又是

極端的熱情。另外，他有守有為，他其實也是個狷介的人，當時我對他是很感佩

的，就是到現在我還是很感佩的。   



 

好，各位請看這裡，這裡就是他對金庸的批判。這個在圖書館、清大圖書館

的館藏裡頭有，但是只用了第一篇跟，一跟三缺了二，所以我昨天又把報紙找出

來，又掃描一次，一、二、三都在這裡。第一篇叫〈再見武林盟主〉，一、二、

三篇。這是因為在 1985 年的時候，我想說《自立晚報》副刊要走文學，更純文

學的，就跟社長講來弄一個大眾的，所以就做了一個「大眾小說版」，放在副刊

的旁邊，成為第二副刊。剛開始出來的時候很受注目啊！我記得葉石濤、唐文標

打了電話，那因為我們還約了很多人，為這一個敲邊鼓。所以從第二年開始，就

有一大堆名家來談台灣的大眾文學。唐文標先生他很特殊，有一天他跟我說：

「欸……向陽，我有一個稿子，我想給你，是批評金庸的喔！你敢不敢看？」我

說：「當然敢啊！我有甚麼不敢的，反正我們小報沒有人看。」結果這篇稿子在

1985 年 5 月的時候，有一天早上，他那個時候應該是住在花園新城吧！他打電

話跟我說他有一篇稿子要給我，他會請夫人也就是他太太，他自己當然不會稱她

夫人，他說我請我太太邱守榕送到《自立晚報》給你。我不知道邱老師還記不記

得。那一天早上是八九點的時候，我到樓下，然後妳的計程車過來，就給了我這

一篇稿子。這，可能是他最後一篇稿子，我不確定，因為我不是他的家屬。 

 

因為這一篇稿子是五月多來的，然後五月多的時候一直刊，刊到二十七號三

天刊完。這一篇是一個炸彈，如果他還有餘年，他可能會繼續，持續地對武俠、

包括對瓊瑤提出新的觀點，就像他當年對現代詩一樣。很可惜他在這一篇稿子刊

出十三天之後，六月十號凌晨就告別了人世。陪伴著他的當然都是他的好朋友。

我想陳忠信好像也在他旁邊，陳忠信就是文化評論家的陳忠信。六月二十三號我

要感念他，所以我們就在《自立晚報》用「懷念大俠」，以唐文標先生的追思專

輯，我找了三位，一位是李南衡，一位是他好朋友尉天驄，一位是他的鄰居又是

好朋友陳忠信。你看這些標題，你就可以想像他生前多麼受到他的朋友的喜歡。

「誰服您了大俠，老唐房子，亦狂亦狷一大俠」，這個是一個台灣的也可以算是

邊陲的小報的副刊，對唐文標先生最大的尊敬了，我為了這一次的講稿，我就找

出他的手稿，昨天貼到臉書上，可是你看多麼模糊啊！為什麼？因為我家書房遭

過水，一大堆信全部都被浸濕了！像這個是救回來的，救回來的狀況是怎麼樣？

要再放到水裡面去，讓那些黏在一起的自然地分開，然後再放到陽光下，鋪一下，

也不能曬太久，再放到報紙上讓它自然乾，再放到陽光下，所以就變成這樣，上

面充滿了時光、風……，像唐文標先生的一生。 

 

可是我昨天看的時候，覺得好像都是淚水，我的感覺它都是淚水，竟如淚水

攀爬，我看到他生前強調的那個夢，那個夢呢……他是用詩來總攬一切文學藝術

跟思想的期待。就好像他過世之後，我這裡引用一下陳忠信寫得那篇文章，陳忠

信在寫到唐文標的時候，用了這一個，他說：「詩具備救贖嗎？藝術能救贖人類

嗎？」這都是唐文標先生的思維，這是他的許許多多文章中在追問的問題，他問



題是要問－詩具備安頓人之生命、提升人之生命的條件嗎？藝術能安頓、提升

生命嗎？他的許許多多文章中，也一再強調跟訴說著，藝術要放入生活、要走向

人間。詩，陪人生活下去，一步一步踏出人間的耐心跟勇氣……。我很高興有這

個機會，講出藏在我內心已經很久很久，對唐文標先生的想念，這正是我所認識

的大俠－唐文標。他在我年輕的時候，引領我一步一步走向有光的存在。我想

我的報告就到這裡。 

 

接著，我想把某些我留下來的作品給大家看一下，就是唐文標先生的，我的

素人的典藏，就是怕它被風化了，所以乾脆把它護貝起來，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的唐文標他自己的自我簡介。這一張是他寫唐文標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日生廣東

省，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我貼在臉書。這一張是他給我的私人的信，這一張也

是，他推薦一個沒有名氣的年輕詩人的作品，他說如果《自立》不行，《陽光小

集》也可以，可見他對年輕的一代，那時候比較無名的一個詩人他也重視。這就

是他的日記，不過他給我的時候就是影印本，我不知道家屬後來在整理有沒有找

到它原本的，那這裡頭有一個紅圈圈，那是他自己畫的。我想要把這些都還給唐

家，由邱女士或者唐狷，由你們決定它的去處，謝謝！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建忠所長： 

  剛剛向陽老師的一番話我想大家應該收穫很多，我自己也讀了不少唐先生的

作品，也受他的一些啟發，不過我想向陽老師剛剛的這些，都是真正第一手的親

身的觀察、體會，他的一些說法，感動我們現場很多朋友。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不曉得是不是現場會有一些就是前輩朋友有一些話想要發言、回應的？有嗎？

我不曉得王津平老師有沒有可以發言的？謝謝！ 

王津平老師： 

    邱大姊、唐狷，前兩三天感謝主辦單位熱心地找到我，因為我離開我原來的

工作崗位，又不在台灣一段時間，知道以後馬上緊急處理我今天的行程，還是來

了，遲到了一點點，跟大家致歉。 

    今天的會剛才的座談，讓我這個作為唐文標的多年的好友，也是特別照顧的

一個小老弟，我非常有感受。今天要謝謝清華大學，我們來清華為了保釣運動的

資料等等，也來了幾次了。剛才大家也提到唐文標的這個保釣的靈感，其實那個

年代是使人很不一樣的年代。那樣的年代覺得今天我們會繼續燃燒，而且是要一

步一步要走向有陽光的所在，這就是大家共同的心思。 

    關於老師，我記得在淡江，我自己快離開校園了，當年就是為了保釣運動回

來，也就是為了讓校園能夠活潑一點而回來，但校園是活潑了，我跟李雙澤密談

以後要搞校園民歌運動，然後把楊祖珺我的學生，把她也哄騙出來了，她在我所



負責的《淡江週刊》上發表了一些。不是我們不唱自己的歌，是我們沒有歌可以

唱。但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了，台灣的校園民歌運動已經有了，已經有了一點開花

結果，這個大家可以繼續探討。但畢竟，那個時候淡江的校園，政治犯出身的楊

逵是第一個到淡江校園演講的，到最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的就是那個所謂工農兵

文學。 

    那一天是尉天驄在主持的，我在現場，後來的文章在外面，因為李慶榮那時

候說了一些很有趣的話：「工人文學有什麼不可以？」、「農人文學有什麼不可

以？」然後，尉天驄又加了一句話：「工農兵文學有什麼不可以？工農兵、軍人

的文學不能寫嗎？」本來是一個很平實的說法，只是在那個年代裡面觸犯了很大

的禁忌。我離開淡江校園當然有其他一些小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因為我投入了

黨外的民主運動，受了很多當時的台灣的民主運動的重要的。一些大概十幾首

歌，是我們在一個小地方用敲鑼打鼓、用臉盆這樣做出來的，那這是我離開校園

真正的原因。校長對我很好，他就是叫我趕快遞一封......。說八大情治單位、七

大情治單位已經被我們這些保釣回來的......，已經受不了了......，在校園裡面作

亂......。我心裡想：我喜歡這個寧靜的校園，我多麼希望淡江就像清華這樣子有

歷史傳統，然後有這樣多年的成長，所以就在一念之間，我跟張建邦談過以後，

我悄悄地回到宿舍裡，我跟我太太講說明天我們搬出去。他要給我最好的宿舍，

將來到美國把當年為了保釣放棄的博士，一年把它念完以後回淡江當文學院長，

將來接他的校長。我講這些東西是要表達一下，那個年代我們做為保釣的一份

子，想的......不會想到自己，所以我覺得今天最可貴的：就是大家在想的方向上

都一樣，想的是為下一代。向陽兄我覺得你今天這個講得特別觸動到我的心底，

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是......唐文標有什麼念頭都會找我談談心。我在這裡我就講一

個，唐文標老是講一些我不懂的廣東話，有一天跟我走在一起，那時候我們在搞

《夏潮》，晚上在編《夏潮》都沒有睡覺的，還救了蘇慶黎的一命，沒有唐文標

發現的話，蘇慶黎也已經氣喘病發作了！ 

  我們連《夏潮》的油費都是很辛苦籌募出來的，最後是被大軍壓境，五十根

槍把我們《夏潮》封起來，我們無怨無悔，為什麼？剛才我覺得向陽已經把他這

一生說得好清楚、好清楚。萬益兄、陳老師，我覺得你講得那個年代的整個過程，

透過你自己已經把時代勾勒地很清楚。所以我覺得在看了天驄大哥，今天他不能

來......車禍，像黃春明我還沒去看他。我講一下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那些當時

掀起鄉土文學論戰的這些人應該反省，包括我的老師余光中，到現在他沒有反省

過，我覺得這是他人生很大的一個瑕疵。他是我的恩師，幫我寫介紹信，幫我寫

介紹信的時候，告訴我說：「我現在有五萬多字的英文字彙。」我就覺得我的字

彙不能你少，他就一邊跟我打介紹信，一邊在跟我講他有五萬多字字彙。回去把

我的大字典拿來看，看了以後，我想我努力要超越過他，因為這是我們做為一個

讀書人的一種自許吧！我真的很敬愛他；所以當王文興跟余光中在我們推動的鄉

土文學論……不是我們推動的。我在講一個場景給大家，值得在今天典藏唐文標



的作品，大家這麼用心的時候，我想應該做一些歷史的見證。在那個場合下，王

文興也是我的老師。那高準已經被惹怒了，所以那天高準是大發脾氣，拿著襯衫

就說：「我們哪樣不是工人做的？我穿的這個就是工人做的，你們不是嗎？」現

場挑戰每一個人，大家都低下頭來，工人不能談。我一輩子關心工人到現在還是

這個樣子，對……，當時的侮辱人家工農兵文學的看法，而且把它變成跟大陸完

全走在一起，那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在起來，這是扣人家大帽子。 

  就不談我們每個人的感受了，我就講那個時候黃春明是一個很率真的人，在

鄉土文學座談上的時候，他突然回頭，各位心裡可能想像過他那個年代哦，被監

聽的痛苦啊！黃春明回頭一看，是我們自己在錄音的東西，他說：「唉呀，幹！」

就把錄音機就切掉。你看，這就是黃春明很真實的聲音吧，對吧！他看那個時候

在那種壓力底下，他站出來講話，保衛鄉土文學的純真性，所以當時，我記得洛

夫有一次在電視上，他在人間衛視上，他說：「欸……那個時候都是誤解。」你

的誤解，好歹寫個文章吧？沒有，那個電視上一下就過去了，是不是？所以，鄉

土文學論戰尉天驄那本書，也是經典著作編出來的。我想萬益老師你也常常在用

啊，你看上課的時候多麼用心，正反兩面都有嘛，你是個學者、是個讀書人、教

授，你就好好去看看兩邊的不同的看法好不好？ 

  我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悄悄地離開了校園，我不希望我的母校淡江校園、

寧靜的校園受到了干擾，所以我一個人走開。然後，開始我自己人生的另外一段

旅程，就是後來投入黨外民主運動，在台灣關心所有的鄉村，也做了一些報導文

學。因為鄉土文學的後段，我們在《夏潮》就是黃春明推動報導文學，那麼引發

了我們，帶動了興趣。今天他不能來，我特別想念他。也是很多攝影記者，很多

搞電影的人都在《夏潮》上，全部走向群眾辯論跟群眾辯論。最後，甚至《美麗

島雜誌》發生的時候，我們都參與。我們另外也辦了一個《春風雜誌》，那就是

要把台灣社會好好的分析、關心一下。在這過程裡面，我覺得那個是很多詩人投

入了，就像向陽兄所說的那個時代的使命感都出來了。《春風雜誌》創刊的一首

詩，很有愛情的味道，那就是詹澈寫的，像這一類的東西。 

  我拉拉雜雜的談，主要是時代。我們是什麼時代？什麼地方的人？這個我們

搞清楚了，那麼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跟著時代一起前進？我們有沒有把時代

的腳步走得穩？然後把這個社會、把這個時代好好地善盡我們一生的責任，交給

我們下一代？因為他們可以做得很好。剛才我聽到向陽你念了寫到唐狷的那個最

後一段日記，非常非常地感動，那不只是對唐狷的期許，是對所有年輕人的期許。

他講那句我搞不懂的廣東話，我說：「欸，你在幹什麼啊？說清楚一點，廣東話

我聽不懂。」，「新希夢、新希夢、新希夢」。我想今天我生了女兒你要祝賀我，

你那麼高興，你在說什麼話啊？原來是「新希望」。 

  「每一個嬰兒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是這個世界的新希望。」我就以這句話來

跟大家分享，謝謝。 



主持人陳建忠所長： 

    謝謝王老師，我想在座可能還有一些年輕的朋友不太熟悉，如果對 1970 年

代的民歌運動有興趣的話，就知道我們王老師在裡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想我在這邊簡單做一個總結。我想，要談唐教授總是談

不完而且意猶未盡，剛剛兩位老師都提到了他們所受影響的年代，可能是在 1970

年代、1980 年代，我剛剛說到自己，當然其生也晚，所以我接觸到的時候已經

是 1990 年代了，是我自己在當研究生的時候。唐教授是一個重要的思想家、一

個文化的改革者，他提了很多意見，針對我們這個土地上的很多他所觀察到的問

題，很多可能到今天為止，那些問題還在。我們共同關心這塊土地，因此會有一

些跨越時代的共鳴。我想用下面這段文字來跟大家分享，然後也作為今天的總結。 

  唐文標先生他在一篇文章叫〈大地的回聲〉裡面，這篇收在《天國不是我們

的》這本書裡頭，他有一段話，我想我把它唸出來，大家可以聽聽看。這個話其

實是當年他的心聲，不過今天來聽呢，放在當代也很適合，因為這也是我們當代

同樣關心的問題。他的文字是這樣說的：「我的故事說完了，我在台灣那一年的

故事說完了，其中沒有什麼悲歡離合，沒有什麼離奇曲折。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公

民，學習愛我的社會，愛這世界的表現而已。我願學我們的朋友們：農友們呈現

他們的農產品，工友們展覽他們的工藝品，漁友們的魚，礦友們的煤，我把它收

集在一起，請朋友們來指教。」我想他所關心的這些東西，一樣是當代的我們可

以一起關心的，共同實現更美好的世界，我想是唐教授的理想，應該也是我們的

理想。今天的座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謝謝各位！ 


